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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昏 ， 是 一 個 詩 化 了 的

時分，是回顧一天得失最美妙

的當口：滿足還是後悔，站立

在黃昏的制高點上，你，應最

有發言權。”這是吳正散文《

老》中的一句話，妙不可言，

我把它拿來作了讀吳正散文隨

感的標題。吳正是詩人是小說

家是散文家，他著寫出版有多

種文學作品數百余萬字，被學

界視為“潛意識寫作的典範”

，有他自己鮮明獨特的海派文

學風格。

作 為 一 個 喜 歡 讀 散 文 的 寫

者，我欣賞吳正的文學作品是

從 讀 他 的 散 文 開 始 的 。 今 年

年初，我讀了吳正的散文集《

浮生三輯》，他的散文思想通

透，文采斐然，情感真摯，文

字優雅而耐人尋味。看他的一

篇篇散文，《秋》、《海》、

《老》、《筆》、《月光》、

《眼鏡》、《鋼琴》，這種不

加修飾的標題非常有力道，觸

目就已經讓人感受到了平凡中

的不平凡。

吳 正 寫 生 活 感 悟 ， 文 字 如

詩，標題質樸簡約，天然去雕

飾，真正的大道至簡，引人入

勝。他的散文多來源於生活，

寫人們生活中熟悉的東西，完

全是自然呈現。吳正寫散文有

他自己獨特的風格，而他的風

格是在生活的日積月累中逐漸

形成的，著眼點首先是生活，

以及對生活的感動與發現。

從 他 寫 的 《 眼 鏡 》 中 可 以

看出，作者善於捕捉生活中的

細微之妙，“躲在鏡片背後的

智慧的眼、思索的眼、火辣的

眼、利劍的眼、淫恥的眼、虛

偽的眼、勢利的眼、詭計多端

的 眼 ， 眼 鏡 ， 都 是 第 一 線 的

接近者，它伸出兩條長臂去攀

住了臉崖峭壁上的兩幅天然屏

障，為了使自己永遠不致於在

各式目光的直逼下而退縮。”

這段文字自然流露出了作者的

智慧和洞察。

顯 然 ， 吳 正 看 待 事 物 的 眼

光很獨到，且寫得簡練，意真

則簡。從眼鏡這樣普通的東西

中，他發現了不平凡的奇特和

新鮮；從眼鏡中看到了不同的

眼、不同的人。生活中很多人

有戴眼鏡的經歷，就算不戴近

視眼鏡，到了一定年紀也會戴

老花眼鏡，鏡架如長臂框住了

人的臉。讀著讀著，好象自然

而 然 就 跟 上 了 作 者 書 寫 的 節

奏，生活中相關的記憶不斷湧

現，各種各樣的意象聯翩而至。

散 文 是 一 種 對 生 活 觀 照 後

的昇華。吳正在他的散文中，

將 生 活 有 意 識 地 加 以 觀 照 ；

觀照，是一種思想和態度的介

入，它賦予生活一種儀式感和

莊重感。吳正在香港生活，“

最 大 的 好 處 就 是 能 常 見 到

海。”海，裝點了香港人的日

常生活，但是，只有一個認真

生活的人，才能隨時隨處地遇

見海。晨起推窗、出門散步、

在街邊喝咖啡，吳正在對生活

觀照時也把筆意落在了實處。

同時，也只有一個善於理解生

活思考人生的人，才能想像海

的動人美妙、領略海的寬闊粗

獷、抒懷海的淒厲蒼茫。

吳 正 是 個 詩 人 ， 他 散 文 的

優美表現在語言的詩性和比喻

的精緻上，如他在散文《筆》

中 ， 比 喻 瘦 小 的 筆 雖 貌 不 驚

人，“筆端的盡處正尖銳著你

所有的感覺，就像暴風雨中的

一枝避雷針，正顫動在生命的

制高點上。”寫作的人在用電

腦敲鍵盤之前都曾手握過寫字

的 筆 ， 這 枝 筆 不 只 是 肉 眼 所

見物理外觀的粗細長短，更是

承載著精神的力量和作者的使

命。筆最解作者心意、筆寫出

作 者 心 聲 ， “ 寫 人 人 心 中 所

有，寫人人筆下皆無。”吳正

心目中的筆“就是這麼的一枝

風骨傲立，堅挺著一種不可被

辱，寧斷也不屈。”這個比喻

很獨到，一個正直的文人傲骨

錚錚的形象躍然眼前。

讀吳正的散文《享受平凡》

，他從“究竟，世間何種擁有

才最珍貴？”這一設問切入，

開篇立意別具一格，“平凡是

一種群體間的互相認同，一種

如魚得水的和諧，一種安逸兼

安全感，一種因此便不怕會有

高處不勝寒或滴水溢出河床後

必遭蒸發的結局，一種我我你

你他他、我們你們他們的人類

社會無論如何也都包含我這一

小份子的歸屬感。”

這 篇 散 文 在 思 想 上 頗 具 存

在主義色彩，探討了“人該如

何活得真實”，並暗含對現代

社會“名利陷阱”的批判。文

章從引發問題到深入論述，通

過對名利、顯赫、顯貴等“非

常 ” 狀 態 的 分 析 ， 反 襯 平 凡

的價值，用現實例證增強可感

性，上升到哲思，人生成功的

本 質 是 什 麼 ？ 文 章 通 過 大 量

對比、類比和舉例，論證“平

凡”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這

一立意別具一格，逆流而上，

在推崇成功、名利的社會風氣

中呼喚回歸本真，具有強烈的

反思性和現實意義。

吳 正 的 散 文 思 想 有 深 度 ，

情感有溫度，語言富有節奏，

字 裡 行 間 展 現 出 作 者 對 人 生

本質的深入思考。尤其是這一

句：“平凡，不是人人能夠懂

得享受的一種最低也是最高境

界，最小也是最大的奢侈。”

極 具 哲 理 ， 堪 稱 全 文 點 睛 之

筆 ， 將 “ 平 凡 ” 從 生 活 狀 態

上升為一種人生哲學。“甘於

平 淡 ， 乃 智 者 認 識 人 生 的 終

點。”細細品味，受益匪淺。

在 散 文 《 美 ， 變 奏 自 真 》

中 ， 吳 正 道 出 ， “ 最 深 奧 的

哲 理 其 實 也 就 是 最 樸 素 的 原

始 。 ” 他 深 知 泰 戈 爾 的 偉 大

之 處 在 於 ： “ 用 最 日 常 的 語

談來結構最永恆的詩篇，用最

通見的景物來喻示最醒世的真

理。”作者認為“美往往珍藏

于 民 間 ” ， 天 倫 、 樂 趣 、 歡

笑、真摯，這些永遠不會腐敗

的 東 西 存 在 於 民 間 日 常 生 活

中。作者讚歎泰戈爾，對詩人

的理解頗為深刻，“詩不是其

他的什麼，詩即美，美即真，

真即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

赤 裸 裸 地 根 本 不 需 要 任 何 偽

裝。”

在 《 浮 生 三 輯 》 這 本 散 文

集裡，吳正用自己獨特的風格

記錄下了他對生活的體驗及所

思所悟。散文是最能體現作者

真情實感的一種文體，大凡能

引起讀者共情共鳴的都是好散

文。讀吳正的散文作品，看得

出他是一個用心生活、用情思

考、用靈魂寫作的人。他以濃

郁的散文詩風格寫出了平凡生

活中的真善美，在運用真情實

感的文字時，既冷靜而深情，

又克制而動人；充滿詩意與哲

思，以及對語言節奏的準確把

握。作為一個喜歡讀散文的寫

者，我很享受在閱讀吳正散文

中獲得的美感和啟示。

（2025年7月29日寫於悉

尼，為悉尼“吳正作品研討

會”稿件。）

 

歌漫穹頂風帶暖，十萬心聲隨歌轉。

音容屏上猶燦爛。

輕喚，追思不與悲聲伴。

老友執手釋前嫌，感恩一曲心同顫。

愛妻含淚宥凶頑。

震撼！淚湧全場掌擊瀾。

不知為什麼，在印加古道上，一直

纏繞在我心裡的不是人，不是景，而

是那裡的狗。

在某個山角的小徑上，我第一次遇

見那條狗。

它沒有毛，全身黑得像一枚墜入時

間的影子。高原的陽光下，它的皮膚

泛著一種神秘的光澤。它的眼睛並不

看任何人，而是穿透空氣，望向某個

千年前的黎明：

那時印加的軍號還在山谷迴響，太

陽神的旗幟在風中獵獵作響。

有人說，這種無毛的黑狗是從冥

界走來的信使，能看見生者看不見的

路。它的背脊弓起，像隨時準備沖向

另一段時光。那種凝視，讓我覺得它

不是在守著一條古道，而是在守著通

向靈魂的門。

印加古道上的狗基本上都像這條無

毛的狗。它們安靜如碑，仿佛從某個

被遺忘的世紀走來，背負一段不屬於

犬類的沉默。

有一個清晨，我獨自在安第斯山

脊間的晨霧中游走。霧氣像無形的河

流慢慢吞沒石階，又被初升的陽光一

寸寸剝開。這時，我看見一群狗聚在

一起，它們的毛髮被濕潤的空氣打

得發亮。眼睛深得像山脈的谷底，藏

著翻湧的霧海。它們一聲不吠，也不

看我，只以沉默守住石階上的光影。

狗群如同印加軍隊在輪回中派出的哨

兵，在山與雲之間，守望著一條可以

通向另一個時間的路。又像是聚在一

起，開一場只有靈魂才能聽見的會

議。

我不敢再向前一步。

後來，那位有著黝黑皮膚的嚮導告

訴我，這群狗有時在月亮升起時，就

會集體消失在古道的盡頭，等到黎明

時又悄然歸來，眼中帶著雪峰的光和

河流的聲響。

沒人知道它們去了哪裡，也沒人敢

跟隨。

走在印加古道上，我時常覺得，人

只是過客，狗才是這裡真正的主人。

它們不追逐，不討食，靜靜存在，如

同石頭、苔蘚、和永遠流淌的山風。

走在印加古道上，似乎只有狗是時間

的守衛者，它們用一生的沉默，守住

印加的靈魂。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羅米。

每一條狗都是有靈性的。狗的眼睛

裡藏著一面時間的湖，湖底沉睡著前

世的腳印，和此生與誰一起奔跑的影

子。

羅米只陪伴了我五年，卻早已刻

進我的骨頭裡。它死去的那天，時間

像被突然折斷，我沖到獸醫診所，哭

得像一條剛被拖上岸的魚。後來，我

把它埋在家裡的後花園，那是一棵合

金歡樹下的土壤，春天會開一樹的黃

花。每次路過，我都會向它三鞠躬。

有一次，媽媽見我這樣，就對我

說：

“可能我死了，你也不會這樣悲傷

吧。”

那句話像在空氣中留下了一道裂

縫。自那以後，我再沒有養過狗。

然而在印加古道的雲霧裡，有一

瞬間，我覺得，那群狗的影子裡，有

一條棕色的狗是羅米。它從數千公里

外、從另一個時空折返而來，混在這

支無聲的隊伍裡，默默地守在高原上

在等我。

那條狗的眼睛深得像印加祭司的夜

空，仿佛能映出悉尼海灣我家院子裡

月光下的影子——那是羅米。

甚至眼神也和曾經的一樣，深情到

可以穿透石頭。

它跟著我，走了大約五百米。它的

爪子在古老的石縫間無聲地落下。五

百米，足夠穿過半個世紀，也足夠讓

一段記憶從骨頭深處復蘇。

當我終於走到人群中，它停下了，

像一尊沉默的神像，蹲在地上。它沒

有叫，只是用那雙海一般的眼睛，目

送我，或者是送走它自己。

我沒敢回頭，卻淚流滿面……

有些死，只是肉體的告別，靈魂會

找到新的身體，繼續在某條古老的路

上等著你。

那一刻，時間被風掀開，陽光傾瀉

在死亡上，像一面鍍金的旗幟；那一

瞬，心似古老的鼓，在為跨越生死的

相遇敲出節拍。

羅米仍然活著………

而真正愛狗的人，在和自己的愛狗

相逢的一瞬間，也會從靈魂嗅出了彼

此的氣息。因為那是前世、今生和來

世的三重迴響。

好友小怡，也曾這樣守著一隻名

為“丘比特”的狗。它相伴小怡十五

年，陪伴她在海外度過離婚後最艱難

的歲月。那時當她每天下班回家，在

進入黑漆漆的深院時，丘比特必定搖

著小白點的尾巴飛奔撲來。孤獨之心

和諾大寂靜的家立刻被它的溫暖圍

繞，讓她不再感到自己是孤零零的。

在丘比特死後，小怡將它的骨灰放

進一個美麗的瓷花瓶中。瓶身是深海

的藍，點綴著細小的白花，就像她的

狗曾在海邊奔跑過的日子。她把花瓶

安置在陽光能照到的地方，春天的時

候，窗外的紫藤會倒映在瓷面上。

她已經囑付她的女兒，將來當她離

開這個世界時，請把她的骨灰與丘比

特合葬。

她說，那樣，在另一個世界醒來

時，第一眼就能看見丘比特。

人狗情未了……

在那條通往馬丘比丘的古道上，我

仿佛聽見三道回聲：群狗的沉默，羅

米的凝視，丘比特的深情。它們跨越

了山、雲、時光與死亡，像三盞古老

的燈，照亮同一條通往靈魂的路：

愛與忠誠

是最後的王國

此岸，彼岸

沒有許諾

卻互相守望

地老天荒

不是一個詞語

它是我們口中呼出的

最後一口氣

印加古道上的三重迴響印加古道上的三重迴響

定風波·記查理柯克追思會

哲 嘉

映 霞海曙紅
吳正首部人生散文回憶錄《浮
生三輯》。

海曙紅與女兒趙海萌合影于陽
關故址（2009年6月30日）

查理柯克理念永存！——讀吳正散文隨感
站在黃昏的制高點上


